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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疏桐再次和朝夕失之交臂
朝夕站在街边哭泣，一路哭，哭到胃

部痉挛，回到公寓的时候她已经连哭都
没有力气了，因为她没有吃晚饭，而墙上
的挂钟正指着凌晨四点。也不知道是胃
痛引发了腹痛，还是生理周期导致腹痛
发作，那种疼痛跟以往大不相同，只觉腹
部像是有无数双手在撕扯一样，最后

“轰”的一下，朝夕感觉身体某个部位决
了口，血哗啦啦地从身体里涌出来。床
上的被褥很快被血浸透，她开始还能在
床上翻滚，慢慢地，她就动不了了，这倒
让她释然了，这样也好，她已经没有什么
理由还能继续活下去。

当朝夕醒来时，见到的第一张脸是
樊疏桐。他伏在朝夕的床沿战栗着，又抓
住她的手抽自己的脸，除了忏悔，他不知
道自己还能表达什么。朝夕虚弱地端详
着他，说：“你别这样，都是我的错，不怪
你。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真的错了，对
不起……过去的事你就不要再想了吧。”

朝夕的话就像是这世间最明媚的光
亮，终于照进了樊疏桐的心里，虽然是迟
了些，到底是让他看见了光明。“朝夕，你
真的原谅我了吗？这是真的吗？”他挣扎
着抬起头，目光像是难以置信。“是的，我
已经原谅你了。”她很肯定地给予回答，

“虽然我因为你而吃了很多苦，可相对于
连波的欺骗，我更愿意原谅你，何况本就
是我害了你。至于你过去对我做过什

么，我想那是你太年轻的缘故，这就是成
长的代价吧。”

“朝夕！”樊疏桐俯身抱着她的头，将
自己的脸颊贴着她冰冷的额，忽然失声
恸哭起来，“没想到我还能活着获得你的
原谅，我很清楚，我脑子里的淤血随时会
要了我的命，大夫对我隐瞒了病情，我不
是傻子。可是朝夕，能获得你的原谅，我
就是即刻死去也心安了，我不后悔认识
你，因为我爱你，自始至终爱着你。朝
夕，让我照顾你吧，不是赎罪，也不是弥
补，而是因为我爱你，我想跟你在一起，
今生今世，都要在一起……”

是的，他太累了，只要是一个归宿，
就算是躺进坟墓又如何。她就是他的归
宿啊！他静静地拥着她，无论是她的声
音还是她的肉体，她的冷漠还是她的哀
怨，她的笑容还是她的眼泪，对他来说都
是一样的，一样的甜蜜温暖，渗透到他的
全身。他闭上眼睛，感觉着她淡淡的香
气，正在他心里化成一片春意融融的阳
光，照着那片冰冷荒芜的土地。

然而，樊疏桐忽略了，既然是梦，就
没有办法握紧，醒来仍然是一场空。当
数天后，朝夕突然在医院走掉后，他再次
和她失之交臂。没有人知道朝夕去了哪
里，她一个字都没留下，连句暗示的话都
没有。也许她是去找连波了，也许她是
去找自己的亲人了，她的爷爷奶奶都还
在世，很多人都这么猜想。

樊疏桐当天就直飞北京，明知道春
节将近，各大学校都放了假，他仍然固执
地找到校方打听朝夕的消息，结果被告知，
朝夕已经办理了退学手续，显然她已经没
打算再回学校。樊疏桐一个人从Ｚ大走出
来的时候，下起了大雪，当时正是黄昏，北
风卷着雪花抽在脸上刀割似的疼。

雪越下越大，他的头又开始疼了，却
固执地不肯吃药，好像唯有借着身体的
疼痛才能麻痹心灵的疼痛。他一个人在
雪地里艰难地行走，最后实在走不动了，
只能疲惫地靠坐在街心公园的长椅上，
一坐下就动不了了。

他渐渐失去意识，头上和身上落满
雪花，远远地看就像一个雪人，一动不
动，仿佛生命已经静止。

而铭刻在他心间的爱情，已然不朽。
远处有巡防队员朝他奔过来。他歪着

头，像是进入梦乡，嘴角溢着笑，看上去非常
的满足，在梦里，他又梦见了朝夕，他模糊地
想，这一次他们再也不分开了，永远永远也
不分开了…… （全文完，本报有删节）

从明日起开始连载《远征
军生命线》，敬请读者留意。

东州市黑恶势力泛滥猖獗，欺行霸市，无
恶不作。身心受到极度摧残的冷滟秋终于得
到三和公司女老板洪芳的赏识，而准备在商界
大展拳脚时，以皮天磊和张朋为首的黑恶势力

却以暴力打压等手段排挤、迫害竞争者……势单力孤的冷
滟秋将如何面对身不由己、凶险叵测的人生？

小说以一群部队大院中长大的孩子不同人生轨迹为线索，将三个时代
用悲怆纯真的爱情故事串联在一起，青春、亲情和爱情在风云起伏的年代激
烈碰撞，震撼人心，催人泪下。自从八岁那年随母远嫁到陌生的军区大院，
朝夕的命运就在继父樊世荣的宠爱和继兄樊疏桐的捉弄中矛盾地起伏。此
后十几年的时间里，命运像斯芬克斯之剑，高高悬在少女朝夕的头顶，让本
来简单的亲情与爱情都变得支离破碎……

反腐
纪实

都市
言情

千寻千寻千寻千寻 著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麦克斯的第一桶金
米妮问麦克斯：“是他吗？”
麦克斯答道：“不是！太年轻了。他

只是一个二手毛毯推销员。”
但是，在他们继续察看的同时，宫殿

的主人出来了。几句寒暄之后，这名男
子 将 毯 子 展
开，放在了草
坪上。

麦克斯对
米妮说道：“拥
有这样一座宫
殿的家伙必然
拥有世间的一
切毛毯，如果
他再买一个，
实属推销员的
运气好。”

过了一会
儿，戴头巾的
年轻男子和那

个富裕的家伙，双双坐到了毛毯上面。
戴头巾的男子拍了拍他的手，令麦克斯
和米妮极度吃惊的是，毛毯升到了空
中。他再拍手，“嗡”的一声，毛毯竟然
带着他们飞走了。最后，毛毯再度降落
在那座豪华的宫殿旁的草坪上。

这两个家伙又交谈了起来。麦克
斯和米妮只能时不时地听到几句话，那
个富裕的家伙，虽然他表现得似乎是在
权衡自己的决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
毛毯非常有兴趣。他不停地抚摸自己

的下巴，身子时而左右摇晃。戴头巾的
男子则继续不停地说着话，兴奋地打着
手势，并适时地掐指进行计算，而这似乎
足以说明另一个人是非常想买这个飞
毯。

最后，戴头巾的男子望了望太阳，说
自己该走了，因为他还约了别人。

“不，等等！”那个富家伙喊了起来，
“我买了。”

他跑回到自己的豪宅，几分钟后手
里拿着五六袋黄金又跑了出来。他把这
些黄金全部给了戴头巾的男子。随后，
那个富裕的家伙拍了拍他的手，乘着毯
子飞走了，去向自己的朋友（谁知道，或
许甚至是他的对手）炫耀这个新玩意。

戴头巾的年轻人手里拿着这几袋子
黄金，步行回到自己的骆驼旁边。这时，
米妮对麦克斯说道：“就是他！肯定是他！”

正当这名男子将这几袋子黄金放到
骆驼的鞍背上时，米妮走上前说道：“打
扰了，请问您是卡修斯吧？”

麦克斯和米妮两人，各自牵着拴骆
驼的一根绳子，眼看着卡修斯消失在地
平线之中。

麦克斯说道：“我猜想，他就是你所
说的那种空中飞人。”

“是啊，希望我们的选择是对的。
50%的佣金，似乎太高了。”

“米妮，我们自己赚不来任何钱财，
咱们拿50%，总比卖不出去，一分钱拿不
到强多了。”

两人牵着骆驼和驴子，回家了。与

此同时，缔结者卡修斯翱翔在万里无云
的天空，俯视着下面的一切，寻找着任何
可能的迹象——任何可能会是世界上第
一位轮子买家的迹象。

一天，日落前，卡修斯在第一座金字
塔的施工现场上空盘旋。他看到数以千
计的工人、数以百计的大象和那数以万
计的四处散落的等待被放置到金字塔上
面的石头。但是，卡修斯并没有着陆。

相反，他继续围绕着金字塔一圈又一
圈转着，范围越来越广，最后，他看到地面上
有一个相当大的洞。飞得越来越近后，他发
现，这正是他最先想到的地方——采石场。

他自言自语道：“这儿看起来很不
错。”

随后，他飞到了距离金字塔最近的那
个城镇，在当地的酒店里面过了一夜，第二
天一大早起来，便开始了他的筹备工作。

准备妥当之后，卡修斯坐着飞毯，飞
到了采石场，恰恰降落在了采石场中央，
令所有看到他降落的人大吃一惊。

他问那些聚集在他周围的工人：“你
们的老板在哪里？”

“你有没有预约？”一个男人这样问
他。这个男人穿得比大多数工人都要
好，显然有一定的权力。

卡修斯告诉他：“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事关法老王的问题要和采石场的主人去
谈。”“噢……嗯……啊……请这边走吧。”

这名男子陪同卡修斯来到采石场
边上一个简单而普通的房子面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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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龙喜欢听吴江华说话
庞龙学着高安河的

样子，低沉了那么一段
时间，遇事不表态，轻易
不召集会议，下面有案
子请示他，他也说开会
研究研究。包括现在社
会 上 传 得 很 凶 的 黑 势
力，庞龙清清楚楚，东州
这 地 方 如 果 没 了 黑 社
会，还能叫东州？你查
查历史嘛，那些袍哥龙
堂会，很早就有嘛，这也
是一种文化，证明东州人
骨子里有股辣劲儿，好
斗，好胜，好称王称霸。
再说没了黑势力，公安干啥去，政绩怎么出？这是辩证关
系，必须得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庞龙装低沉，关键是在
看高安河怎么出牌，要想获胜，就得把对方吃透，吃准，然
后一口咬出去，让对方没法还手。这个理在黑社会白社
会都一样，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可庞龙看了这么一段
时间，觉得不妥，高安河有刘洋这棵大树，他没有，虽说他
有华书记和钱副市长，但在干部任用上，这两个砣加起
来，也没刘洋一个重，这理庞龙明白。庞龙认为要想扩大
优势，逼刘洋改变主意，策略还应该放在办案上。

该装哑时要装，该说话时必须说话。
庞龙把吴江华叫来，问：“高局怎么说了？”吴江华的

脸暗下去：“还能怎么说，都是搪塞。”“他怎么能这样？！”
庞龙重重地将水杯放桌上。吴江华苦笑一声：“你不也
这样么？”吴江华不怕庞龙，这个女人在局里谁也不怕，
怕什么呢，按她的话说，她是枪林弹雨中打出来的，是在
刀尖上舔血舔出来的，是跟贩毒集团和黑社会较量出来
的。她一身正气，外加一身豪气，一身洒脱气，她怕什
么？

庞龙尴尬地笑笑，他喜欢听吴江华说话，这女人说
话跟别人不同，别人是想办法奉承领导，尽拣好听的说，
漂亮的说。吴江华不，她说话给人丝毫不留情面，总是
一针见血，冷不丁地就给剥皮。不过被她剥皮你很舒
服，隐隐的还有种痛快。这不是说她长得漂亮，漂亮是
另一码事，在东州警界，谁不知道吴江华是大美女，她当
了将近三十年的警花呢。甭看她现在五十了，脸上一点
褶皱都没有，皮肤光亮得能淌出水。更让人叹服的是她
的气质，女人年轻时靠脸蛋，上了岁数，再想让男人折
服，就得靠气质了。吴江华是什么也不缺，她那张脸，你
什么时候望了心里都乱蓬蓬的，没有草也能给你拽出草
来。当然，庞龙喜欢吴江华，并不只是喜欢她的脸蛋，大
家都喜欢的东西，他就不凑热闹了，毕竟他是领导嘛，凑
热闹多不好。他是喜欢吴江华身上的那股味。

那股味啊，什么时候咀嚼起来，都让人心旷神怡，爽
得很。公安局如果没这么一位女人，日子不知有多寡淡。

“说的也是，你先别生气，坐，坐下我们慢慢商量。”
庞龙离开大板桌，笑容可掬地走过来，语气里忽然多出
一分亲切。“我哪敢生你局长的气，我是在生自己的气。”
吴江华边发牢骚，边搬了把椅子，坐了。“看，看，还说没
生气，你一搬椅子，我就知道，你心里火不小。”庞龙说
着，在沙发上坐下，手里把玩着他那支金笔。庞龙喜欢
玩两样东西，一是枪，另一个，是他的金笔。庞龙手里的
金笔不仅是签字用，有时候，它也是武器。当年抓捕毒
枭马得旺，他就是趁其不备，一支笔飞出去，扎瞎了马得
旺右眼。马得旺捂着眼睛号叫的时候，吴江华才一个箭
步飞上去，制服了这个恶魔。

“我是有火，我的人冒着寒雨，在开源守候了半个
月，现在终于找到造假者的窝点了，你们倒好，皮球踢过
来踢过去，一句利落话不给，这游戏还玩个啥嘛？”吴江
华不喜欢把办案叫办案，多大的案子，到她嘴里，
一律说成是游戏。好像她跟犯罪分子不是较量，
而是在玩赌，在耍。好在她总能耍赢。

营销
寓言


